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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美：一位女性主义诗人与城市的交谈 

———荒林诗集《北京，仁慈的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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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荒林诗集《北京，仁慈的城》，从独特的角度，用诗化的语言记录了诗人与北京的交谈，这是充满了不同于农耕时代
生存体验的全新的城市书写，体现了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位女性主义诗人的心理历程。其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与对当下城市

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达到了较完满的统一，而写作方法上对知性写作的引入与熟练的把握，对当下女性诗歌中的无节制的

情欲宣泄与无难度的生活流写作亦是一种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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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以来，优秀的女诗人不断涌现，她们以
风姿各异的写作给当代诗坛带来新的景观；与此同

时，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批

批女性文学研究者成长起来，在思想界、文学界发

出了自己的声音。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女诗人是

女诗人，女学者是女学者，她们各自保持着自己的

身份认同。不过，也有少数学者型女诗人，能把女

诗人与女学者的身份合而为一，荒林就是她们中的

一位代表。在她的诗歌中，女诗人的敏感、柔情与

女学者的沉静、多思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感性与知

性相统一、细腻的情感抒发与深刻的理性思辨相交

融的特点。这一点在作者新近推出的诗集《北京，

仁慈的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部诗集从独特的

角度，用诗化的语言记录了诗人与北京的交谈，展

示了一位当代女性主义诗人对城市的思考。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进

步的产物，是人类调动自己智慧、遵循实用与功利

目的而建造的人工空间，它以人化的自然为主要特

征，可视为人类文明的缩影和标志。实现现代化的

过程，也正是城市化的过程。现代城市作为大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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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与商品经济的产物，新的生存空间不断得到开

拓，新的社会族群不断出现。城市人的审美心理与

审美趣味通过物化的手段凝结到城市的布局、建筑

与生存环境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不仅仅意

味着霓虹灯、立交桥和高楼大厦，城市也是现代生

产力与现代文明演进最明显、最敏感的地方，也是

现代人的情感意识与心灵世界展示最丰富、最集中

的地方。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在对原始部

族进行考察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现代化大城市的关

注。美国学者罗伯特·派克·欧内斯特在《城市生

态学》和《城市社会心理学》中，重点讨论了城市的

生态、城市生态对城市人心态的影响。美国学者齐

美尔在《大都市和精神生活》中，针对城市人的精神

的游离状态，提出了“我是谁”的疑问。在城市化的

过程中，诗人最先敏感到城市带给人的心理上的变

化。城市不仅提供了诗人生活和写作的环境，而且

影响了诗人的感受方式、运思方式与审美趣味，从

而使他们能在诗作中揭示出城市人的心态随着城

市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过程。

荒林从童年起，就在长沙、福州、北京、澳门等

城市中生活。在诗集《北京，仁慈的城》中，她集中

写了北京和澳门这两座城市。当然，在诗集的整体

布局中，二者并非平均分配，而是以北京为主，以澳

门为辅。北京作为诗人心目中“仁慈的城”，是正面

的抒写；澳门在海水的边缘，是侧面的投射。

诗人称北京为“仁慈的城”，并以“北京，仁慈

的城”作为诗集的题目，是有其深远考虑的。北京

是一座有着三千余年建城历史、一千余年建都历史

的历史文化名城。它的地理环境优越，北以燕山为

屏障，南向俯视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北京的城市

格局更是辉煌壮观，是人类城市建设史上的瑰宝，

歌颂北京历史悠久、宏伟壮丽的诗文比比皆是。荒

林也曾描述过她初到北京时的感受：

辽远，深阔，明净，蔚蓝。北京的天穹，金红色

的城楼，凌晨飘移的吉祥的云彩。这一切不是梦

幻，是真实的风景。等候睡莲绽放洁白的花朵，一

个人从北大的未名湖校园，半程步行半程车载，赶

到天安门，为了凝望从吉祥的云彩中冉冉升起的

旭日。［１］１

这些话无疑表达了荒林发自内心的对北京的

热爱，然而她的诗歌却没有沿袭这条思路写下去，

那样就会与浩如烟海的北京颂歌无从区别了。在

描绘、形容北京的众多词语中，荒林单单拈出了“仁

慈”二字，见出她对北京精神的独特感受和恰当把

握。从审美体验的角度说，“历史悠久、宏伟壮丽”

等是一种客观的描述，而“仁慈”二字则是主观的心

灵感应。仁慈，指的是仁爱、慈善，通常是基于上帝

与人、君王与子民、长者与晚辈之间关系的一种描

绘。《吕氏春秋》早就有“行大仁慈，以恤黔首”的

提法。荒林用“仁慈”一词，其功能在于把北京“人

化”了。北京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地理名词，而

是像慈祥的长辈一样抚育他的子民与后代。因而

荒林在写她心目中的北京的时候就不是客观的铺

排，而是充溢着子女对长辈的一种感恩的情怀。荒

林也深受《圣经》等宗教典籍的影响，这使她面向北

京倾诉的时候，也赋予北京某种神化的人格特征。

荣光启在评论荒林第一部诗集《与第三者交谈》的

文章中，就围绕其中的长诗《在北京的风中》讨论过

荒林诗歌语言的“神性”特征。［２］为获取一种与北

京交谈的能力，荒林无疑进行了主体建构。她找到

了一种不同于强势进攻的“与第三者交谈”的策略，

以女性个性化的智慧进入到北京的风中，体验北京

的内心。

然而，荒林毕竟写的是经过了现代化洗礼的北

京。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

城市化为个人的生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

无情地蚕食着周边的农村土地，改变了多年未变的

景观。为土生土长者所熟悉的温馨的家园正在远

去，带给众多人无尽的怀旧与惆怅。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以来，北京高大巍峨的城墙、绿水荡漾的护城河，

市内错落分布的精巧美观的牌楼……已经荡然无

存；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更大规模的拆迁，摊大饼般

的发展，承载着丰富历史遗迹的胡同成片地消失，

造型奇特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面对这一切，诗

人的心情是纠结的、矛盾的，她以惊诧、分裂、痛苦、

孤单的目光审视着经历现代化洗礼的北京：

是寂寞让你仁慈吗

裤衩张开在夜色中

仿佛温暖的族旃

终于适应了分离

遗忘了大山

奔走在复仇的道路

内心的猛虎含泪卧下

把家园随意安顿在城市

是仁慈加深了你的寂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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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语言和一阵风相遇

互相穿堂而过

夜色中站着夸张的裤衩

大山缩小了记忆

风撑开了打湿的雨伞

行色匆匆

（《仁慈的城》）

请注意，在这首写北京的诗歌中，中心意象不

再是城楼广场、大街胡同、绿树红墙，而是一条张开

在夜色中的“裤衩”。熟悉北京的人自然知道，这

“裤衩”不是裤头，而是指央视屹立在东三环的充满

现代主义风格的办公大楼。它打破了北京整齐、端

庄的建筑格局，以一种不和谐的姿态凌空出世，被

北京人戏称为“大裤衩”。应当说，荒林写北京，以

“裤衩”作为中心意象，是一种前卫的选择。央视的

“大裤衩”自然是现代化的产物，而它在诞生过程中

一度发生的火灾乃至完工之后奇特的造型，一直伴

随着口水、争议，备受指责。在它的身上鲜明地体

现了现代化的两面性：一面是力求突破传统秩序的

大胆创新，一面是对原有和谐状态的无情破坏。荒

林无疑是拥护现代化的，只是她更希望这种现代化

不要来得太迅猛、太突兀、太不顾一切；她希望能在

现代化与传统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她试图发掘现

代化经验中人的适应与反思。于是她不是把“大裤

衩”放在阳光下，让它的奇特形象造成强烈的视觉

刺激，而是把它放在夜色里，让它在朦胧中融入周

围的环境：“是寂寞让你仁慈吗／裤衩张开在夜色
中／仿佛温暖的族旃／终于适应了分离”，“夜色中站
着夸张的裤衩／大山缩小了记忆”。这样，诗人在矛
盾与纠结中找到了一种平衡，同时也凸显了“仁慈”

北京的宽容、宽厚的品格。诗歌与北京交谈的深度

更体现于“奔走在复仇的道路／内心的猛虎含泪卧
下／把家园随意安顿在城市”之中，诗人以语言的动
态象征，呈现北京的现代进程，也再现了中国乡土

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张力。

《北京，仁慈的城》是诗人与北京的交谈，但话

题并没有围绕北京的历史、地理、现状而展开，不是

叙述性的，而是自由的、奔放的，流露的是诗人对北

京的主观印象，敞开的是诗人在北京期间隐秘的心

灵世界。《一个人的北京》便是这样一首诗：

风中飘荡着雪和古老的声音

避开雪

用手握住声音

紧靠回音壁

我的青春像一条绿枝

粉红色的手掌

让风吹得透明

那几行镌刻美如微笑

在冰狮子的额上

阳光用力拍上巴掌纹

温暖的雪绣球

咕咚落下

时间的门朝南正开

绿色枝条划开冰层

花骨朵放开芬芳的音符

在地坛和天坛的冬季

当四季青高耸入云

一个人的北京

雾一样消散

石雕一样显现

这是诗人带有独特个人色彩的北京抒怀，揭示

了荒林在北京成长过程中微妙的心理变化。荒林

在北京的生活有两个阶段，前一段她在北京学习，

后一段她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学习的时候，她不断

地攫取旧学与新知，眼界大为开阔，思考大为深入；

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则实现了由学术积累到学术创

新的飞跃，如陈晓明教授所说：“作为最早在中国从

事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学者，荒林在这

个领域已经取得令人欣喜的成绩。”［３］对这样的一

个成长过程，诗人不是用平实的自叙，一一道来，而

是用浸透着诗人主观情思的意象以及意象的组合

与运动来说话。此诗开头所掂出的“绿色枝条”，可

视为青春期诗人的自我形象：“我的青春像一条绿

枝／粉红色的手掌／让风吹得透明。”诗人用色彩对
比鲜明的词语表明了青春的明丽与美好，而把“绿

色枝条”的成长环境放在冰雪覆盖的冬季，则暗示

着成长过程中所要经历的磨砺与艰难。“绿色枝条

划开冰层／花骨朵放开芬芳的音符”，则象征着诗人
在北京创造出的丰硕成果。像这样的与北京的交

谈，不是直白说出，而是用意象、用画面来暗示，整

体呈现出朦胧的色彩，但诗中传达的感受却是真切

动人的，由此可看出诗人对知性写作的追求。

《北京，仁慈的城》主体是写北京，但作为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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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射，作者也用相当的篇幅写了澳门，这自然与

荒林的经历有关。荒林离开北京后，先到澳门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后在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博士

后出站后，在澳门科技大学任教。与澳门的贴身接

触，以及现在澳门的教师身份，使她在书写北京的

时候，自然会以澳门为参照。对她而言，只有透过

在海水边缘的澳门视角，才能衬托出北京的仁慈与

宽广。在荒林看来，北京和澳门有不同的古老，“澳

门是近现代中国通向世界的门户，更是世界深入中

国的桥梁。西方人在澳门创办了东方第一所西式

大学，并以此为培训基地，向北京进发。中国最早

的汉语拼音是在澳门诞生的，目的是方便西方人与

中国人交流。西方的油画和钢琴，更有与之联系在

一起的观念，从澳门向北京源源输入。”［１］３因此写

好澳门，也正是写好北京的应有之义了。荒林曾有

一本随笔集《澳门之美》，是以散文的形式从不同的

角度书写澳门；现在用诗歌来写澳门了，她用的是

完全不同的笔法，营建的是完全不同的意境。

荒林有一首诗，题为《陪半瞧诗人参观澳门》，

但此诗不同于一般的参观记，虽也涉及到帆船、炮

台、传教士等澳门代表性的景观与人物，但这些全

是背景的铺垫，诗歌掂出的中心意象是龙涎香。龙

涎是古人传说中龙的唾液，西方有人说龙涎香是鲸

鱼的呕吐物；这二者，前者是神话，后者的说法也不

严密。龙涎香其实是抹香鲸的分泌物，属于珍贵的

香料，可用于制造香水。由于相传是龙的吉祥之

物，龙涎香被认为有心理治疗的功能：“它是呕吐

物，即使现时也无妨／用来激动慵懒和厌倦的情欲／
还可抹平剑影刀光过后的恐惧。”在澳门博物馆的

一艘庞大的帆船上，陈列“有各种艺术品，神圣的呕

吐物就在当中／一架钢琴仿佛在演奏／这正是与汉
文化不同的序曲／生和死和婚礼都在教堂举行／他
们把龙涎香和自己送到了这里／也改变了别人”。
在诗人的描述中，龙涎香已不单是龙的唾液或鲸鱼

的分泌物，而是成为一种媒介，象征着以澳门代表

的西方文化对北京的投射。

再看这首《在海边居住和行走》：

你就这样把我们的海岛变成一只小盆

里面装满积木和人群

外面划着一些木桨

有几只发出绿色的芽

不是海水在移动是小盆

积木越堆越高风吹树动

那散步在风中的女人目光悠长

不是海水在移动是小盆

让它侧身让那女人的睫毛弯一下

看有蝴蝶飞离标本

澳门大学原址所在，是位于澳门半岛之南的凼

仔岛，荒林在澳门的博士和博士后生涯，正是在这

个小岛上度过的。在诗中，她完全摆脱了对凼仔岛

景物的具体描写，而是张开想象的翅膀，在浩瀚大

海的映衬下，凼仔岛成了一只“小盆”，岛上的高楼

大厦成了“积木”，岛外航行的巨轮则成了一些“木

桨”，那“散步在风中目光悠长的女人”自然可视作

抒情主人公了。“不是海水在移动是小盆／让它侧
身让那女人的睫毛弯一下／看有蝴蝶飞离标本。”澳
门尽管小，却为抒情主人公提供了学习与创造的条

件，从而使其在精神上得以腾飞，就像作为标本的

蝴蝶重新飞起来一样。与主人公相伴的“小盆”是

此诗的核心意象，而在“小盆”的映衬下，无形之中

北京的仁慈形象也就巍峨高大起来了。

作为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荒林对当代女性诗

歌发展脉络是非常清楚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
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人

掀起了猛烈的性别风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直到
新世纪初，王小妮、蓝蓝、荣荣、路也、娜夜等人的作

品，逐渐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以深厚的人文关

怀展示了新一代女性的宽阔胸襟。荣荣在２００３年
《诗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让诗歌拥有一

颗平常心”；蓝蓝也写过一首诗，题目叫“让我接受

平庸的生活”。这两个题目不仅代表了荣荣和蓝

蓝，也代表了新世纪以来相当一部分女性诗人写作

的姿态，那就是告别浮躁，摒弃急功近利。这既是

对８０年代以来青年诗人中普遍存在的“先锋情结”
的反拨，同时也是身处消费时代诗人的一种自我保

护。荒林在近年推出的《日常生活价值重构》一文

中指出，８０年代后期尤其是在９０年代以来，女性退
回到自我的生活区域，顽强地书写日常生活。这种

判断恰与同期女性诗歌的发展互相呼应。正是在

对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诗歌创作所做的梳理和反

思中，荒林决定了自己的诗歌写作策略，那就是坚

持女性主义的写作立场，但是不偏激、不狂热、不固

执、不绝对，而是在对城市、对自我的抒写中，自然

地呈现出一颗女儿心。像这首《浪花的纠结》：

在晨曦的海平面上，你说

别纠结了

２１



吴思敬：智慧之美：一位女性主义诗人与城市的交谈———荒林诗集《北京，仁慈的城》印象

作为柔弱的花朵

跃得再高

也不能与大海较量

来吧

你张开辽阔的海岸怀抱

花朵却凋谢了

当明月升起

你在起伏的浪峰上说

这些暗夜的奔放源于压抑

月亮是地球的囚徒或者看守

地球是太阳的守望或者背叛

太阳在宇宙中燃烧着抑制的崩溃

怀着拒绝崩溃的意志

我继续描绘浪花

光芒从花朵的边缘转身

就像我的笔

纠结而瞬息万变的激情

朝无涯奔涌而去

一只镂花陶罐或者一粒太阳黑子

踪迹迷离

恰似一只针脚

在绣花鞋内

一睡千年

在大海边看浪花，它是柔弱的，即使高高跃起

在潮头，也注定会在瞬间凋谢，而被大海所吞没；但

这首诗写的却是一朵寄寓着诗人精神世界的独特

的浪花，它站在起伏的浪峰上，俯看世界。在它看

来，暗夜的奔放是由于压抑太久；月亮、地球与太阳

之间，既处于互相抑制之中，又处于互相守望之中。

那朵纠结的而又拒绝崩溃的浪花，正是一位女性主

义诗人心灵的写照：“光芒从花朵的边缘转身／就像
我的笔／纠结而瞬息万变的激情／朝无涯奔涌而去／
一只镂花陶罐或者一粒太阳黑子／踪迹迷离／恰似
一只针脚／在绣花鞋／一睡千年。”从女性主义角度，
在绣花鞋内一睡千年的针脚，被时代汹涌的浪潮照

亮，它的锋利和内涵不可忽略。把自身融入大海，

化有涯为无涯，让自己的生命在迷离中探索，在创

造中得以永恒，这就是一位当代女性主义诗人面对

世界的回应。

再看这首《都市的荼蘼》：

看见了那片盛开的荼蘼

听见了都市夜晚的歌

上升到身体之上

再到高楼之上

仍然解不开灵与肉的繁华之结

形而上的抽象

耸立在城市中心的广场

飞翔的姿态

应有尽有

形而下的矛盾

千丝万缕

荼蘼洁白如云

从银柱的喷泉抛下自我

在纯金的莲花座上脱下芭蕾舞鞋

盛开吧 盛开吧

你在庭院呢喃

又到后花园祈祷

为了遗忘那朵不肯开放的蓓蕾

荼蘼是蔷薇科落叶灌木，于暮春时节开花，色

白而香。荼蘼花开了也就意味着春天结束了，所谓

“谢了荼蘼春事休”，“开到荼蘼花事了”。在中国

古代文化中荼蘼花开代表女子的青春已成过去，或

者是爱情走到了尽头。诗人选用荼蘼花作为这首

诗的中心意象，是有深意的。都市的荼蘼花开洁白

如云，这既暗示了抒情主人公青春的流逝，也宣告

了一段锥心的爱情的结束；但是抒情主人公没有被

这内在的与外在的压力所打倒。“从银柱的喷泉抛

下自我／在纯金的莲花座上脱下芭蕾舞鞋”，她要扬
弃一切外在的虚荣，回归自我，在洁白如云的荼蘼

花中保留一朵不肯开放的蓓蕾，保留她生命的本

真。这首诗集中体现了对当代城市女性生活与命

运的思考，但不是抽象的、说理的，而是形象的、动

人的，融入了诗人自己的生命体验，具有普遍的意

义与价值。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一下当下女性诗歌写作的

状态了。应当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女性写作从
父权制的宏大叙事及猛烈的女权风暴中解脱出来，

融入普通人平凡的日常生活，是极有意义的，但在

商品经济的大潮与大众文化的红尘卷地而来的时

候，女性诗歌写作也很难是一片净土。进入新世纪

之后，随着以网络技术为传播手段的新媒体空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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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包括博客、微信、微博等私人化、平民化的自媒

体平台迅猛增加，诗歌的发表取消了门坎，再加上

媒体恶搞，推出“梨花体”“羊羔体”，对余秀华进行

炒作等，后工业时代语境之下诗歌与商业社会“娱

乐至死”的龃龉与冲突不断升级。这期间女性诗歌

写作备受伤害，一些诗人或沉溺于情欲的宣泄，或

醉心于日常生活的展览，诗性被抛在一边。荒林近

年的诗歌写作无疑在当下的女性书写中发出了清

醒的、独立的声音，她的诗歌有别于单一的情感倾

泻，也有别于无难度的口语叙事，而是带有明显的

知性写作（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的特点。
知性写作代表了现代诗人追求感情与理智相

统一的趋向。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袁可嘉对新诗
戏剧化的论述正是对知性写作的一种阐释。袁可

嘉说：“在目前我们所读到的多数诗作，大致不出二

大类型：一类是说明自己强烈的意志或信仰，希望

通过诗篇有效地影响别人的意志或信仰的。另一

类是表现自己某一种狂热的感情，同样希望通过诗

作来感染别人的。”然而由于把材料化为成品的过

程的欠缺，“说明意志的最后都成为说教的

（ｄｉｄａｃｔｉｃ），表 现 情 感 的 则 沦 为 感 伤 的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二者都只是自我描写，都不足以说服
读者或感动他人。”袁可嘉明确提出：“以为诗只是

激情流露的迷信必须击破。没有一种理论危害比

放任感情更为厉害，不论你旨在意志的说明或热情

的表现，不问你控诉的对象是个人或集体，你必须

融和思想的成分，从事物的深处、本质中转化自己，

否则纵然板起面孔散发捶胸，都难以引起诗的反

应。”那么，如何使意志与情感转化为诗的经验？袁

可嘉提出的办法是新诗戏剧化，即设法使意志与情

感都得到戏剧化的表现，而闪避说教或感伤的恶劣

倾向，其要点即在于“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

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情

感”。［４］知性写作的这一特点，在荒林的诗歌中很容

易发现。她摒弃直接说理，也力避情感的直接宣

泄，而是喜欢把自己的主观情思凝结于意象之中，

让诗情在意象的组合与运动中展开。她的诗歌中

出现的那些“裤衩”“小盆”“龙涎香”等奇特的意象

折射了后现代城市社会的某些特征；而那些“绿色

的枝条”也好，“纠结的浪花”也好，“都市的荼蘼”

也好，也都与女性诗人的青春与自我形象有着紧密

的内在联系。

最后，我把荒林在诗集《北京，仁慈的城》中与

城市交谈的印象，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是体现了在中国走上了不归的城市化之路

后，诗人对人类城市生活的关怀，因而这是充满了

不同于农耕时代生存体验的全新的城市书写。

二是体现了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位女性主义学

者的心理历程，但她没有用抽象的、学理化的语言

来书写，而是把她微妙的情感意象化了，其鲜明的

女性主义立场与对当下城市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

达到了较完满的统一。

三是写作方法上对知性写作的引入与熟练的

把握，其对当下女性诗歌中的无节制的情欲宣泄与

无难度的生活流写作是一种纠偏。

在《七月台风》中荒林写道：“七月谁去谁留／
我更喜欢一万只丝绸布履／向一万个方向漂流。”与
城市交谈是一种自由思想的生长，也是城市自由生

长的姿态，一位女性主义诗人与城市交谈的理性与

想象的奔放相结合，给她的诗歌带来了一种独特的

智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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